
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故事，要比人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要來的更長更久，而故事的最後能有個

美好結局嗎？那個結局對當事者、旁觀者來說哪邊才會是最好？ 
 
相愛著的兩人不管走到哪裡，那些情與愛就不會消失，更別提有著長久生命的他們。 
在這超過千年的時日裡，明鏡與夜更攜手走過那些漫漫長的路，過程雖少不了鬥嘴以及麻煩

事但還是這麼走了過來。 
 
他們兩個在邊境無人打擾的地方，買了塊土地蓋了間大房子，收養無家可歸亦或是被拋棄、被

販賣掉強迫勞動的孩子，私設了學堂教導著他們習字、禮儀，其中若是有孩子對於符咒的用法

有興趣甚至想成為除魔師的，明鏡也願意將畢生所學傳授給他們。 
 
這些孩子中，有人類也有妖狐甚至是其他種族，但他們仍舊友好的彼此生活，相愛相惜，在他

們眼裡明鏡與夜更不只是老師的關係，更是他們的父母，給予他們關心還有滿滿的愛。 
雖說夜更是扮黑臉的存在就是，要是打擾或是占用明鏡太多時間，他可是會發火的把人給強

制把孩子們給驅離的。 
 
在接管家裡事務體弱多病的哥哥過世之後，百般無奈之下還是接下了家中的事業，直到一名

自己收養的孩子長大，也熟悉如何行商之後明鏡就把那些託付給了他，傳到他的名下，要他在

那裡結婚生子並繼續的傳承下去，畢竟那不只是關乎這個家族，而是關係著其他倚賴這個家

吃飯的人們，好讓明鏡可以安心的放下那頭的事情，與夜更過上些寧靜不為外界所擾的日子。 
 
只是這樣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那些看似沒有盡頭的路也逐漸的看不見向前步行的方向了。 
 
明鏡他因身體患了無法治癒的疾病逐漸虛弱下去，本還能落坐於廳堂內給孩子講課，如今卻

只能在寢室裡倚靠著牆面看著窗外的風景度過，孩子們來探病撒嬌時明鏡還是會笑著跟他們

講故事，不知不覺間寢室裡都要變成另一間教室了，但夜更當然不樂見這樣，總是會在發現後

闖入生氣的把孩子們都趕出寢室，說是要讓明鏡好好休息，但實為想要自己獨佔與他的時光。 
 
「何必這麼生氣？他們也只是想要撒嬌而已。」 
 
明鏡看著氣呼呼的人苦笑的說著，不管過了多久他也總是不讓別人這麼靠近自己，還跟孩子

們認真，霸道的想自己獨佔這一切。 
 
「撒什麼嬌?都多大了還撒嬌?」 
 
氣呼呼地將人通通趕出房外一把關上房門，將那些小毛頭們杜絕在門外後才又返回床邊。 
  
「不是說了讓你多休息?這麼吵吵鬧鬧多費神!」嘴裡邊碎念著邊替人把脈，幸好當初偷跟了師

傅學醫大多部分的病痛都難不倒自己，獨獨這次鏡所染上的疾病到現在還找不出病因，醫治

老半天絲毫不見起色，看他這樣逐日憔悴衰弱那是自己最不想見的。 
 
「一會我讓大狐去煎藥來…有哪裡不舒服嗎?」擔憂地看著鏡。 
 
今日的脈象還算穩定，可難保證每日都會如此好，好些日子前送信給師傅，可她老人家不知漂

泊去哪了，短時間內是找不上人討救命藥草了，只能每夜苦讀那些翻到都要鬆散的藥書。 
 



「你知道他們的來歷，他們缺乏愛。」 
 
他們都是孤兒，沒爹沒娘的，不管多大了，以自己的年紀來看他們都永遠是孩子，這或許就是

跟父母一樣的感受吧？這讓明鏡想起了自己的親娘，不管自己多少歲依舊會擔心自己吃不飽

穿不暖，而自己不知不覺間也變成了這樣的角色。 
 
明知道自己的病是做甚麼也不管用，還是老老實實的讓夜更把脈，他心疼眼前的人，因為他明

白鑽研許久卻派不上用場的那股無力感是多麼的沉重。 
 
「不就是老樣子嗎？話說你甚麼時候才要好好的叫人名字？子夜這般好聽的名字被你叫成了

大狐。」 
 
關於這件事孩子們每每都會抱怨，但無奈明鏡管不了，只是苦笑著跟孩子們道歉。 
說著時，明鏡摀著嘴咳了幾聲。 
 
「哼、還嫌給的不夠多嗎?多到我都要吃味了。」 
 
自然是明白這道理的，畢竟每一隻小毛頭都是兩人親自帶回來的，想當爾所有人的遭遇都記

在心底了，只是一昧的呵護是不行的。 
 
鳥兒要飛，羽翼得豐滿且獨自習得揮動翅膀的能力，難不成想飛還要靠爹娘幫忙揮動翅膀?那
一輩子都沒可能飛得起來! 
 
「什麼老樣子?在細微的感受都要告訴我，這樣我才好拿捏該抓什麼藥材。且大狐就是大狐，小

毛頭裡年紀最大的狐狸就叫大狐。」 
 
一見他咳趕緊重新把脈就怕這怪病突然發作肆虐。 
 
「是咽喉不舒服?還是肺腑?」神色緊張凝重。 
 
「只是吸口空氣被嗆了下而已，用不著緊張。」 
 
見對方如此緊張，他緩緩的說著要對方冷靜下來。今天他覺得身體輕鬆多了，只是無奈還是沒

有強健到能讓他下床的地步。 
 
「怎麼老是跟孩子認真？我們都一起幾百個年頭了，你還嫌他們要的多？」 
 
也夠長夠久了，兩人的樣貌也變了不少，本應該還能活上些時間的身子不慎患了病，逐漸虛弱

的身子讓他隱隱的知道或許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兩人獨處的時光正在慢慢的減少，即使如此

面對夜更、孩子們時他總是露出一貫的笑臉迎接他們，不想讓他們操心，傷心難過的面容就留

到真正必須分離的那一刻吧。 
 
「吶、小夜，你看......窗外的景色又變了。」 
 
現在臥病於床上的明鏡，扣除與孩子們相處的時間、夜更的診療、喝湯藥，剩餘大多數的時間

都放在欣賞窗外的景色了。 



沒有顧忌擔心著的夜更，只是想與他一同觀看外邊的風景。殊不知這樣日見憔悴的面容、不如

過往那精神的聲音，只是令夜更更加難受而已。 
 
「……恩，今日天氣不錯，你想出去走走嗎?我帶你。」深吸口氣後壓著嗓子說道。 
 
看著這樣的景象心都要碎了，那一向有朝氣活力的人如今只能這般病懨懨的臥床，日日看著

窗外景色發楞。 
 
原以為能擁有大把的時間相處，可現在每一刻與他相處都顯得珍貴，他的命就懸吊在自己手

裡，就像風中殘燭般隨時都有可能熄滅。 
 
正因為如此更加自私的想要獨占一切。 
 
「...呵、你是想背我出去嗎？被孩子們看到可是會被笑話的。」 
 
明鏡笑了笑而後搖搖頭。 
 
「沒關係的，在這裡就可以了。」 
 
他伸過了手去握了夜更的手，他想要跟這個人一起看盡這個世界的景色，晴天也好雨天也好，

能這樣一直一直下去那該有多好。 
 
「誰敢笑你我就抽誰。」這話絕對說到做到，不過相信那些小毛頭們也沒無良到笑鏡被自己背

出門，整府邸上上下下無人不知曉這一家之主的病況。 
  
躡手躡腳地爬上床挨近人，這千百年來不變的習慣便是靠在他身邊享受他的體溫，既然不願

出屋子那麼就這樣陪他看窗外吧! 
  
只是兩人各懷心思，自己是真心害怕離別，過去只是短暫分別這回卻不是如此，無法想像天人

永隔是什麼滋味，連想都不敢想。 
  
握緊那雙骨感不少的手，就怕一鬆開人就不見了。 
 
「那還真是可怕呢。」 
 
靜靜的彼此相倚看著景色很長時間，明鏡低下頭看著那雙與自己緊握著的手，微瞇起了眼，他

認為自己該把這些日子以來正在思考的事情告訴他，他明白在那些說出口後對方會陷入怎麼

樣的痛苦掙扎，但要是不說個清楚那麼後果將會是自己所不想看見的結局。 
因為他知道身邊的這個人、這個人.......絕對無法下定決心的。 
 
「小夜，你還記得惡鬼的事嗎？」 
 
在一陣寧靜之中，明鏡緩緩的開口。惡鬼這個詞是在明鏡成為九尾之後便再無提起的話語。 
 
「?」不解的抬頭將視線移回與鏡對視。 
  



「多久以前的事了，怎麼現在又提起?」鏡將自身作為容器封印了殘害生靈的惡鬼，這事當然不

會忘，因為自身的無能而害的他必須這麼做。 
 
他抬起了頭，帶著罕見的少有面容，認真中帶著不容質疑的模樣凝視著夜更，在這些日子裡柔

和的目光也歛起了銳利的光芒。 
 
「我死去之後，那傢伙就會將我的身體奪走。」 
 
說到底惡鬼也是因為自己的力量而被完全的封印在身體裡而已，不倚賴符咒或者是於肉體上

刻下咒文，所以一旦自己失去了控制的力量，那麼──────。 
 
「所以我必須把之後的事情託付於你。」 
 
把那傢伙給完全的封印起來。 
 
「你想做什麼?」光聽就覺得不妙，為何要現在提起這事情?為何要說那鬼玩意會奪走他的身

體?封印哪裡出問題了?託付又是怎麼一回事? 
 
「什麼是必須把之後的事情託付於我?」內心洋溢起滿滿的不安感。 
 
「一種是將那傢伙給逼出身體封印消滅，不過考慮到再生能力的這點可能難以做到，另一種是

將我的肉體完全的毀滅掉，令它無法再生，揪住惡鬼的本體封印消滅。」 
 
這些事只有夜更能夠辦到，明鏡是如此確信著。 
 
「召集幾個在除魔上優秀的孩子，你負責引導他們輔助你完成這件事。」 
 
「我寧可將那混帳逼出你身體也不願將你給毀滅。」聽完鏡所言感覺這世界都壟罩著一片黑，

看不到半點光芒。 
 
「你想都別想。」一口回絕，手連帶多施了幾分力握緊。 
 
如此嚴重的事情為何說的這麼輕巧?當真自己是沒血沒淚的人?為何總是如此輕描寫自身?還
將這劊子手的差事交給自己?甚是帶上小毛頭們!! 
 
「是不是在屋子裡悶久了才讓你說出這些話?」忍著內心翻騰冒火的情緒，故作笑容的反問「還

是出去透透氣吧!悶久了會好的病都好的慢了。」 
 
被對方緊緊握住的手隱隱作痛，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心裡所做的決定，也明白這要是立場轉換

的話會是多麼的痛苦，即便不願意自己也會執行，因為這是對方最後的願望。 
 
「我的病不會好了，你是最清楚的吧。」 
 
如果這病能好，那為什麼自己現在變得就連下床都困難了？而這樣的情況也持續了好幾年，

怎麼樣都沒有好轉的跡象。 



看著對方撐起的笑臉，相處多年的明鏡也能知道他是多麼的憤怒，就連笑也無法完全掩飾那

流露出來的怒氣。 
 
「我的身體我明白，所以你也成熟點，接受事實接受我最後的請求好嗎？」 
 
「住口!不許說治不好!」終是沒忍住的怒吼。 
  
「要我接受什麼?接受親手手刃你?你想讓我將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於流水嗎?!」紅著眼抓住人的

肩膀，失心瘋般的猛搖頭「你只不過是病久了厭倦而已，是你才該成熟點!不許隨隨便便提起尋

死!難道你想將所有人都拋下不成?!」 
 
看著眼前的人說不動搖是騙人的，可是呢.....這是無法妥協的，小夜。手刃我甚麼的也說得太

誇張了，那傢伙之所以出現也就是意味著我的死亡，所以我的生命並非被你所奪去的。 
 
明鏡的神情柔和了下來，他輕輕的抱住對方要他冷靜下來。 
 
「你也不想看惡鬼毀掉我們的心血對嗎？」 
 
這個家還有孩子們，都是現在無法割捨失去的。 
 
「這是我最後的請求，你能做到吧。」 
 
沒有任何的質疑，一旦決定好了的事情就不輕易改變，相信夜更也是明白的，就算這是多麼痛

苦的決定。 
明鏡從不做冒險的事情，之所以開始考慮這些也是因為察覺到身體正在日漸的衰弱下去，一

點一點的奪去自己餘下不多的日子，而他必須保護眼前的人還有這個家，不做好對策的話這

個家毫無疑問的會被毀滅消失殆盡，猶如自己曾經做過的惡夢那般。 
 
太殘忍!!太殘忍了!!這怎麼叫自己接受!不管哪邊都放不下哪邊都不想放棄!! 
 
被輕輕地摟在他懷裡不住地顫抖，亦是害怕亦是恐懼，為何老天要如此戲弄兩人，難不成是自

己造孽過多的報應? 
  
「你太殘忍自私了，我根本無法接受…我也沒辦法接受，然而…然而我卻不能放任你體內的東

西毀壞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切…」咬緊下唇漸漸地溢出鮮血，這件事情太令人痛苦了，痛苦的快

要喘不快氣。 
 
「真沒有其他辦法?真的…不能再等了嗎?等我找到痊癒的辦法─」 
 
「沒錯，我很自私、很殘忍。」 
 
他接受了對方一切苛責，因為這是無法逃避的。伸手揉了揉對方泛紅的眼眶，那份認真想把自

己醫治好的目光令明鏡難受，不能說他不相信對方無法找到治癒的方法，只是自己的身體恐

怕沒辦法繼續等待下去了，也不希望對方為了找到方法而不眠不休的熬夜研究，那是明鏡不

樂見的。 
 



「.........我的身體支撐不到那個時候。」 
 
露出苦澀的笑顏撫摸著夜更的側臉，相信再過不久自己就連坐著都很困難了吧。 
 
「別為我.......浪費時間了。」 
 
淚水潰堤，壓抑許久的悲傷湧出心頭，真的必須分離，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早知如此不如在

那時候死在惡鬼刀下也不願他替自己承受這一切!! 
 
「我從不認為浪費時間，將一切都花在你身上是我心甘情願的，又何來的浪費?」 
 
心痛到快碎為殘渣，何嘗不知他為了自己與小毛頭們也在努力硬撐?面對如此艱難險峻的病況

又何嘗不想就此放棄一了百了?只因自己捨不得不願放下他，單憑這點再累再辛苦都能拋於腦

後。 
  
「我捨不得你，捨不得你離去…一旦你消失了…我又該如何是好?」 
 
「孩子們需要你，這個家需要你。」 
 
提起衣襟抹著對方的淚水，想要他別為自己傷心。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只是我們分別的時候到了。」 
 
如果還有更多更多時間的話，自己也不願意與他們分離，無奈那些既定的常理是不能改變的，

只要是活著的生物終得面對死亡。而自己要能夠沒有遺憾的離開這裡的方法，就是將最後的

隱患給處理掉。 
 
「答應我小夜，不管發生甚麼事都必須將它給解決掉。」 
 
「我─我答應你便是了。」任憑自己淚流滿面，就算他再怎麼替自己拭去淚水也無法停止，這決

定宛如一把鋒利的刀穩穩地扎在心頭上，拔也拔不起來。 
 
「既然如此你必須允諾我…允諾我在你的魂魄上留下禁錮。」本以為不會作出如此逆人道之事

，可是到如今要殘忍便一起殘忍，由自己殲滅再找回，絕不允許再也找不出他! 
 
「不行，..........就算這麼說你也還是會做吧。」 
 
他心裡的念頭都這麼多年還不知道？反骨的性格就以前就是這樣，越是被禁止的事情他是越

是要做，不願聽他人勸告的個性完全滲到骨子裡似的，怎麼也無法根除，即使為此吃了不少的

苦頭也還是沒有更改。 
 
「到時，我便不再是我了，這樣也沒問題？」 
 
猶如睹物思人般的痛苦。再度降生的我將會成為他最熟悉的陌生人。 
 



「沒錯。」不論對方回答什麼甚是反對，其結果都會強行施展這禁錮，畢竟自己從來都不是什麼

大善人，只是一個徹頭徹尾只要自己好的自私鬼。 
 
「就算你不再是你，那終究還是你──其餘的等尋回你再談吧。」不需要再多談論自己的感受，

只要知道在乎他、愛他那便成，往後不論是難過痛苦都不需要他擔憂，一切的一切都是咎由自

取。 
 
扯過人的衣領吻上，一絲微弱的靈力渡入他體內隨後消逝，像是在稀鬆平常不過的親吻，在稀

鬆平常不過的纏綿。 
 
知道對方已經對自己的靈魂施加了術法，這樣一來不管走到了對方都能夠很快的找到自己。

他順著親吻也輕柔的回吻著，那是約束也是彼此的羈絆。 
 
「.........我很幸福，所以不要哭了。」 
 
親吻著眼角，明鏡眼中滿是心疼。 
 
難看的笑了笑，讓淚水止住可不是普通的難，拉起衣袖胡亂擦了一把雙眼紅通通的一看

便知哭過。 
 
「我盡力，你…歇歇?我讓大狐送藥湯來。」 
 
「嗯。」 
 
乖乖的等著人熬來湯藥喝下，夜晚與夜更同床共枕相擁入眠。 
 
 
───── 
 
「我今天又被二爹給罵了、為什麼二爹不像大爹一樣溫柔呢？生氣的樣子好可怕.....」 
 
「呵、你們二爹啊不擅長關心別人所以才會那樣的。」 
 
「但是他對大爹就很溫柔啊！」 
「對啊對啊！對其他人都兇巴巴的！」 
 
「那是因為我跟他已經一起生活很久了，所以很正常吧？」 
 
「可是有時候爹爹們的朋友來訪他也沒有很客氣啊....」 
 
「......這個嘛、」 
 
明鏡有些尷尬的笑著，總不能在孩子們面前說你們二爹眼裡只有我這樣令人害臊的話吧？對

孩子們來說或許有點難懂，等到他們有了人生的另一半之後才能慢慢體會了。 
 



「如果哪天我不在了的話，那麼只對我溫柔的二爹豈不是會變得很寂寞嗎？到時候你們可要

在旁邊好好的保護他喔。」 
 
「大爹.......」 
「才不會呢！二爹的醫術很厲害不是嗎？他肯定能把大爹的病治好的！」 
「是啊！大爹會好起來的！」 
 
對著孩子們所說的話語明鏡只是微笑著摸摸他們的頭，對於自己給他們製造的不安道歉著，

即使知道了前面的末路，也不該這樣直接的說出口才是。 
伸手摸摸他們的頭，接著，明鏡開始對他們講起了故事。 
 
 
────── 
 
日子一天天的過，就猶如明鏡一開始所說的那樣，漸漸的身體虛弱的連坐起身來都變得困難

了，因為夜更的阻饒而跟孩子們一天會見的時間又變得更少了，說是必須要好好的休息保存

著體力才行，令他看著窗外的時間又變得更多了，開始細數著為數不多的日子。 
 
那日之後召集了十來個年紀較大除靈術為中上等的孩子們至書房，謹慎地在房裡佈下結界以

防其他人偷聽。 
 
「今日召你們來不為別的，是關於你們大爹的事。」神色凝重地看著這十來個孩子，接下的事或

許會在他們心裡埋下陰影，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為了讓那不詳的東西消失，得由自己鐵石心

腸來引導這些孩子。 
 
「我要你們從現在起每日精進一會傳授的術法，誰要是進度落後便是鞭子伺候，別抱著僥倖的

心態認為我不會動手。」 
 
從來沒見過如此嚴肅的夜更讓幾個孩子不理解的互望，雖不會認為鞭子伺候是玩笑話，可學

新術法和大爹有何關係? 
 
「二爹，您這話與大爹有何關係?您若是要我們學新的術法我們也不會怠惰半分，可您…看起

來卻比平時還要急躁?難不成大爹出了什麼事?」 
 
孩群中年紀最大的子夜提出疑惑，畢竟從大爹病了開始一直都在給二爹幫手，能讓二爹如此

急躁不安除了大爹別無他人。 
  
「我急躁與你何干?」瞪了眼子夜心底卻是感觸不小，當初瘦弱的小狐狸如今已是能替自己分

擔不少大小事，在孩群裡也算是出類拔萃。 
 
「你們的大爹─身子裡封印著一頭惡鬼，這惡鬼生性狡詐手段兇殘，一旦遭奪取身子沒半個能

活下來，曾活下來的也只是具被霸占的空殼子。」 
 
「被附身的對象擁有極強的自我回復體質，如今找你們來就是要說這件事情，你們大爹他…他

已是來日不多，所以當他生命的殘火熄滅的那一刻到來，你們得同我一塊殲滅那披著你們大

爹容貌的惡鬼。」 



  
夜更異常冷靜的訴說著駭人的內容，孩子們無一臉上不是震驚與悲憤，他們的二爹有多愛大

爹有眼睛的都看的出來，更何況還會跟身為孩子的他們吃醋，可現在二爹這平鏡冷淡的模樣

實在令人不可恭維。 
 
「二爹您醫術了得，大爹怎麼可能來日不多!」 
「就是就是!大爹前些日子氣色好了不少，怎麼能說這麼不吉利的話?」比起惡鬼大夥們更注重

大爹的病情。 
 
「閉上嘴聽我的話就是了!」低吼一聲讓所有人安靜，頭隱隱泛疼，若是能的話也想對著孩子們

說”你們大爹會好的。”，可寧願逼死自己也不會向孩子們明說你們大爹無藥可醫根本救不活! 
 
「現在開始傳授術法，都給我繃緊精神學，廢話什麼的我不想聽，同時我也會在你們身上施加

禁錮，這件事情只有我們知曉不許透漏給其他人，誰要事說出去禁錮就會發作，我會親自去拔

了那不聽話舌根。」 
 
 不容孩子們提問反駁的嚴格教育馬不停蹄的進行，就怕那一日毫無於預警的到來，怕的自己

眼都不敢闔，除了授課的時間外更是全程陪同在明鏡身邊。 
 
─── 
日子又是一天天的過去，明鏡逐漸的連作起的力量都沒有，多半是躺在床上，唯一不變的是依

舊望著窗外的風景，讓人不禁懷疑他是不是仍期望著窗外的世界。 
 
「你…」想開口找個話與他對談，可這每況愈下的情景卻令自己什麼話都說不出口，只能愛莫

能助的望著他。 
 
 
「？」 
 
罕見的瞧對方欲言又止的模樣，有想說的話都會直截的說出來那才符合他的性格。明鏡躺在

床面上對著他看了半晌，勾起了笑。 
 
「怎麼了，要把脈嗎？喝湯藥的時間到了？還是說......想要撒嬌呢？」 
 
提起了手，那雙手搖搖晃晃的直到夜更面前，用著手背輕輕的撫過臉龐，溫柔且輕柔，好似不

抓緊就會消失似的。 
身體因為夜更管理著飲食還有湯藥補充養分而沒有消瘦的太多，但看得出來眼前的人除了說

話以外已然沒有甚麼力氣了。 
 
握住那雙無力的手，萬分疼惜的蹭上，除了著急不安什麼也做不了，每日的把脈喝藥湯都成了

例行性的必備行為，只是讓人看起來不致於過分憔悴。 
 
「說什麼胡話…又不是那些小毛頭還撒嬌呢!」苦笑地回應。 
 
 
「在說甚麼啊，現在不也還在跟那些孩子吃味嗎？」 



 
笑容依舊，原本熾熱的體溫如今變得微涼，夜更溫熱的手給明鏡傳導了熱度令他覺得溫暖安

心。他瞇起了眼，眼神順到了窗外。 
 
「難得今天天氣不錯，讓我想起了不少事情，只可惜不能跟孩子們說上更多話，說說那些故

事。」 
 
「我只為了你而吃味不好?」輕笑著伸手將人抱起於背後放了幾塊軟墊，好讓人靠得舒服「喔?
想起什麼事?不能與他們說但能同我說不是?」 
 
「喔？你想聽聽你過往做的多少必須讓我收尾的事情嗎？」 
 
那些彼此發生過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些回憶有絕大多數都是眼前這個人所製造出來的，好

的、不好的、開心的、悲傷的.......兩個人之間的回憶有那麼那麼的多，能給孩子們說出來當故

事的可以說好幾百年份吧。 
想到這裡明鏡瞇起了眼眸，看著眼前的人，緩緩開口。 
 
「你準備好了嗎？我所託付的事情。」 
 
「怕是單單一日不夠你說完。」 
 
他暗自幫自己做過多少事情都記在心底，想起那些過往的大小事總能溫暖自己那傲冷的心，

正因為這樣才會如此傾心於眼前的他。 
 
見他疲倦的瞇起眼整個人都要不好了，不安的感受越來越大，眼眶又泛紅了起來，強忍著自己

不能掉淚。 
 
「我...我盡力了，大狐等幾個孩子也很爭氣，只是難為他們要做這麼殘忍的事情，因為他們的

二爹太沒用......」 
 
「沒用的人.........是我，這身體不爭氣沒辦法好好的振作，只能倚賴你們收拾那些我該做的

事。」 
 
明鏡搖搖頭，是自己太過天真了，原以為修練成了九尾之後只要將惡鬼牢牢的鎖在自己身體

裡便可，高傲的忘記了自己可能將死的情況，直至情況變得如此嚴峻時也無氣力去做對策消

滅它了。 
 
「謝謝你，小夜。」 
 
「哪裡沒用了!是我醫不好你!怎麼能說是你不爭氣!」 
 
追根究底一切的起因都是自己，並非對方的問題，都到這節骨眼了還是將所有責任扛在身上，

將那些該由自己承擔的事情都搶走，所以才不斷的努力再努力，拚了命的修行甚是偷學醫，只

是想讓他過得輕鬆些。 
 
「謝什麼?都是應該的，只要你所提的事情我都不會拒絕的，鏡。」 



 
「......嗯。」 
 
不管心裡多少的不願意你還是接受並且承受下來了，所以才跟你說謝謝，因為有你我才能安

心的度過餘下的日子。 
 
「啊啊.......那個時候，果然還是該讓你背我出門的，空氣肯定很不錯。」 
 
現在身體比那個時候更虛弱了，肯定不會被允許帶出門的，在這個時期一旦又染上了病，會讓

自己又折掉不少為數不多的壽命。 
 
「等天氣再暖些?到時我再背你出去，想必那些小毛頭們也會開心的。」 
 
外頭雖天氣不錯可空氣還是偏涼，萬一著涼受了風寒可就不好了，雙手握上蹭著那略涼的手。 
 
「悶的話，還是我再讓孩子們來和你說說話?」 
 
「不用了，就讓孩子們去做自己的事情吧，改天....我們在一同出門。」 
 
輕勾著人讓他躺靠在自己肩頭，一同欣賞窗外的景色。 
 
 
───── 
 
然而約定並沒有實現的那一天，幾天後明鏡的病情越發加重，身體的熱度異常的升高令他相

難受的低喘著氣。 
 
他看著因為擔心而將他團團圍住的孩子們，牽起一抹虛弱的微笑，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不能撐

過今晚了，要他們往後的日子要聽話要乖、絕不能怠惰於學習、要懷抱著良善的心去對待他

們、兄弟姊妹間要相扶相持不要吵架、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看住.......那、個.....對你們老是兇巴巴的二爹....大爹不在了、可沒人能管得住他....不知道、

又會作出甚麼事情......他一個人、會很寂寞的.....」 
 
最後交待了，一旦走出這個寢室之後，不管裡面發出了甚麼聲音都不要靠近，因為那很危險，

接著就交代子夜除了必須留下的人之外，讓其他的孩子都先到離這寢室最偏遠的一間房去待

著，直到有人去帶他們才准離開。 
 
明鏡看著孩子們哭哭咽咽的模樣仍舊牽強的對著他們笑，聽到那個本該還在遠處摘採藥草的

人急馳得腳步聲便知道他回來了，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對方現在臉上的表情，那個人直喘著氣

站在了門口神情驚慌的看向明鏡，而明鏡躺於床面上也直直的望著他，手臂飄忽的對著他的

方向伸過了手。 
 
「...........小、夜.......」 
 
聲音虛弱的對著他叫喚著。 



 
明鏡那身子越來越糟也讓自己越來越操勞，一分一刻都捨不得睡，甚是徹夜不眠的照料人，只

是貪婪的期望仍然有機會好轉。 
 
一早進灶房清點藥材發現某幾味藥草已是空空如也，不得不入藥園親採，便吩咐子夜守在鏡

身邊，這才離去。 
 
然而這一去不到幾個時辰便收到子夜的符鴿，傳喚自己速速回府，明鏡的身子快撐不下去了! 
 
當自己急忙奔回宅邸，打開房門的那一刻，直視明鏡望向自己的眼光，這一刻終是來臨了，可

自己還沒準備好…還沒來得及準備好承受這之後所要發生的事情。 
 
「我在!我在這!!!」急忙撲上前去握住那雙手，管不了自己一身狼狽喘得上氣不接下氣「鏡!我在

這!你撐著點!!」 
 
「我心愛......的伴侶、...這個......家......就託付給你了.......我、還有.....很多的話....想與你訴說，

可是...........咳、咳咳───」 
 
話沒說到一半，一股止不住的難受感湧上心頭，在幾聲劇烈的咳漱之後吐了幾口鮮血，見到此

狀的明鏡低聲的笑了，他從沒想過自己的後半生盡是如此的狼狽難堪，過去腦海裡層規劃的

美好景像都要毀於自己的手裡，此後的日子大家的笑容會黯淡許多吧？但是......時間會沖淡

這一切，只要撐過這一時的痛苦，那麼前行的日子又撥雲見日了吧？但這一常理對夜更不管

用，明鏡知道，眼前的這個人的執著，所以對自己的靈魂下了能夠追尋的咒，好在自己轉生之

時能夠再次相遇。雖自己並不樂見，可夜更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算自己也無法改變他的那份

固執，如果他想要，那麼便給他吧。 
 
「可是、看來時間不........多了，能跟你遇上.....是我...這輩子、不曾後悔的路........待....我來生、

再次相見....吶、？」 
 
目光逐漸得看不清楚眼前的視線，可就算見不著明鏡也能知曉，對方那與自己同樣狼狽難受

的表情，唯獨他哭泣的模樣不想見到啊.........自己曾經對心中發過誓的，不會再讓對方露出這

樣的表情，可是、可是──── 
 
「別這麼說!我不想等來生!我只想要你好好的活著!!鏡!」 
 
淚水早已潰不成堤，見過太多生離死別自己都是淡然以對，獨獨這次不同。到底陷的多深?深
到自己都不知原來心痛是可以痛到連魂魄都感受到痛，就像被人狠狠地撕裂那般疼。 
 
「我也還有很多話想同你說，很多事想同你做，想著以後…想著一塊活著去體驗不同的事物。」

內心仍然不肯面對鏡的死亡，摯愛的另一半消失後自己能是自己嗎? 
 
「我愛你，我愛你鏡，所以拜託了…拜託別走!」 
 
聽著對方那般苦痛的聲響，心裡著實難受，兩人的關係是如此的密不可分，那麼被留下來的那

個人又該如何是好？夜更只能殷殷切切的等著得自己的降生，不論事等待亦或是再次相遇對

他來說無疑的都是另一種痛苦的開始。 



 
他努力的撐著笑容，那個人的告白一向直接的聽著令人害臊，可如今這樣的話語溫暖的讓人

熱淚盈眶，明鏡擠出了最後一絲的氣力開闔著嘴。 
 
「我、也愛你.......謝謝你.......小、............夜........」謝謝你直到最後都沒有放棄我。 
 
語氣漸弱，沒有完全闔上的眼逐漸的失去生氣，起伏的胸膛沒了動靜，一切都安靜了下來，被

留在房裡的幾個孩子們都忍著想要哭喊出聲的衝動隱忍著眼淚，因為他們都知道在這裡面最

痛苦的並不是自己，而是那個緊緊握住慢慢冷去的心愛伴侶的手的夜更。 
 
「不!!──」 
  
那溫和的眼神、令人沉醉的嗓音、總會攬著自己腰的手、最舒服的胸懷全都失去了色彩與溫度

不復存在。 
 
冰冷刻不容緩的遍佈他的身軀，同時也牴觸著自己體溫，彷彿在訴說著兩人已是不同世界的

人必須分離。 
 
緊緊的抱住他，想大吼嘶喊嗓子卻像卡了石塊般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心如刀割淚如雨下，腦

海裡除了痛苦一片空白，連接下來該做甚麼都無法思考。 
 
溫熱的眼淚沾濕了明鏡的衣物，那悲痛的一刻好似時間停止，停止在最痛苦最令人難以忍受

的時刻。而在這樣被傷感的氣氛包圍之時，連眼淚都來不離為他流完，下一秒周圍的氣息有了

改變，陰風陣陣的........有股恐怖的駭人氣息，猶如被黑夜壟罩得令人感到絕望。 
像是有一股沉重的壓力重壓，房子也開始微微的震動起來。站於寢室列陣位置中的孩子也能

輕易的感覺到那股詭異的令人惡寒的氣氛，暮色消失黑夜降臨，惡鬼.........襲來─── 
 
不給自己任何悲傷的時間，那幾乎淡忘的駭人氣息再度席捲整個房內，力量比起當年更是強

大不少，咬緊牙關忍痛鬆手放開鏡，可以的話…其實自己想─ 
 
闔眼搖了搖頭，多說無益，答應他的事情從不會拒絕也會竭盡所能地完成，所以現在該做的事

情就是再次手刃已經死去的鏡。 
 
「聽令!列陣!」 
 
睜眼退開時隨手架起結界將床上的人阻隔，且速度發號司令讓待命的大狐等人定位施放陣法

，為的就是不讓他離開這裡半步。 
 
──── 
─── 
── 
 
 
 
晨光照射，新的一天再度降臨，血色的月沉下山頭，象徵的一切落幕。 



整夜的戰鬥令體力不支的孩子們一個接著一個的應聲倒地，也有幾個受了重傷的昏迷於那

頭。 
獨獨夜更一人，望著那個倒於血泊之中的那名愛人，將惡鬼驅逐之後，當時被傷及的背部隨即

就裂了開來，血液傾流蔓延開來猶如彼岸花般的腥紅，深深的印在了夜更的心裡，他撕心裂肺

般的悲鳴響徹宅邸。 
 
這場惡戰原本可以更快的結束，只是惡鬼的低鳴擾亂著夜更讓他遲遲無法下手，明知道那已

經不是明鏡了，可那張臉、那雙手、那聲音都在干擾著，憤怒的表情下心底淌著血，直至惡鬼

趁著一絲破綻要攻擊夜更之時，一名孩子衝了出來檔在了前頭接下的攻擊，那個孩子哭著說

『溫柔的大爹才不是這個樣子，他才不是大爹。』然後，連碎片也不留的慘死在了夜更的面前，

畫面如此衝擊、震撼著，這才令他醒了過來，使出了全力朝惡鬼襲去。 
 
「對不起鏡、對不起.......我沒能好好的完成你所交待的事.......」 
 
他這樣哭著，不斷的重複著這樣的話語。 
 
屋房毀了大半光鮮明亮的宅邸略顯失色，於庭院雙手顫抖跪地抱著鏡道歉，因為自己的軟弱

導致孩子的死亡，因為自己的任性與自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錯誤，同一幕的場景在眼前再度

復出，那道為了自己而受的傷血流不止，雙手浸滿鮮血自己到底…到底在做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除了道歉無法改變任何事實「都是我的錯…都是我──」 
  
枯枝斷裂聲響，聞聲尋去只見他的身軀出現裂痕碎裂，彷彿陳年木器經不起摧殘一碰就碎化

為灰燼飄在風中，什麼都不剩。 

 
「不───!!」 
 



眼睜睜的看著孩子在眼前被撕為碎片，又眼睜睜看著他屍骨無存化為灰燼，不論自己再怎麼

鐵石心腸再怎麼殘酷冰冷也忍受不住這悲痛，用盡全身所有力氣去嘶喊，將那肝腸寸斷的悲

痛響徹整個宅邸。 
 
黃昏的澄光灑落在所有人身上，卻暖不了眾人悲愴的心，一切的一切都顯得淒涼。 
 
 
 
 
 
 
 
 
 


